
佟杰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回
家了。

最近一次见到家人，是老家河
北的叔叔来深圳看佟杰的父母，他
才有让自己信服的理由去请假。

队长抽着烟犹豫了几分钟，
说：“晚上一定归队，现在我们要保
证人员都在岗位上，绝对不能出
事。”

佟杰是深圳宝安区某基层派
出所的普通民警，他当然知道“不
能出事”这四个字的含义。

但叔叔不理解：深圳这么大，
离了你这个小民警还不行了？

警察很忙

佟杰以茶代酒，跟叔叔赔不
是，他的父母在一边帮衬：“我们要
见他，还得去他单位旁边的饭店，
趁中午吃饭的时间，孩子确实很不
容易。”

叔叔在一边抽着烟，盯着自己
的大哥和大嫂，然后转到侄儿疲惫
的脸上，还是有些不相信。

其实不仅仅是外人不理解，佟
杰的妻子吴凤之前也不理解。

“天天不着家，去年夏天我还
不相信他是真忙，总觉得他是找借
口在外面玩。”吴凤声音低沉。

那一天，佟杰把妻子领到派出
所，作为一个编外人员，让她体验
警察的日常工作。从110 指挥台那
里传来的报警一个接一个，佟杰一
大早就开车拉着同事和妻子跑现
场。

那天的气温接近40 摄氏度，有
些案子是谁家的狗吓着邻居、谁家
的墙上被写了办证广告等鸡毛蒜
皮的小事。每个纠纷中的双方，似
乎都有演讲的欲望，他们争先恐后
嘟囔着自己的诉求和合理性，希望
警方为自己做主。

“有些事情看起来不用警方，
但他们都喜欢打110。”吴凤现在还
记得狗吓人案子里，报警人说的一
句话：“我手机里快捷键 1 就是
110，有警必接，接警必出，处理不好
小心我投诉你。”

吴凤看到，身着警服的老公的
确很帅气，但在报警人面前，甚至
有些絮叨，这和平常的老公一点都
不一样：“他们必须弄明白事情原
委，结果就把报案人几十年来的摩
擦都挖出来了。”

凡事总有原因，缘由可能会追
溯到纠纷双方还是小孩的时
候——— 这些繁琐的工作让吴凤非
常崩溃，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她死
活要回去。

这几乎是每个民警妻子都要

经历的一个阶段，她们最初怀疑的
理由有很多，比如有人认为自己老
公在外面包养了小三。

佟杰哈哈大笑，“我都没空陪
家人，哪里有空发展小三？再说
了……”他用手做了个捏钱的动
作，“我要还几十万的房贷，要养孩
子和老人，这点收入，我都恨不得
被包养。”

告别叔叔那天已经晚上10 点
多了，佟杰还是开车回到了派出
所，除了夜查巡逻和出警，第二天
还有业务培训会，队长已经给了他
很大便利，他不能迟到。

临走之前，他抱着已经熟睡的
孩子亲了又亲。

“贼老三”和“丁不四”

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远不如
与一些不可思议的人和事在一起
的时间长。

除了日常的出警工作，所有基
层民警对于自己负责的辖区，要定
期巡查登记外来人员，并对一些特
殊人物重点关注。

“他们很好辨认，有的文身，有
的光头。”在每个民警负责的辖区，
有过犯罪前科的、吸毒的、卖淫的，
是他们的“特殊关照群体”。

但佟杰否认对他们有歧视：
“对他们进行登记是沟通的一个过
程，很多人有倾诉欲望，我们要听；
而且他们租住地方的邻居也需要
警方时常来巡查，以确保安全。”

一来二去，混了个脸熟。这些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操着蹩脚的普
通话，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希望在
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重
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但理想和价值，针对不同的个
人，并不都是褒义词。

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特殊群
体人员在佟杰的管辖范围内。统计
完最后一个，他忽然想起足球队队
员李毅说过的名言“天亮了”，但意
思相反，他的真实想法是：天黑了。

比如那段时间天黑后，他连续
三天去找“贼老三”，这个偷了一个
学生自行车的老贼躲着不见。

第四天，老贼去了派出所。
“佟警官，我不吸毒，不抢劫，

不杀人，不放火，给你们省事了
吧？”贼老三显然不是来认错的，

“你把我关起来，大不了我吃几顿
公家饭。”

停顿了一下，贼老三继续说：
“但出来我还要偷自行车，我都这
么大年纪了，除了这个还能干啥？”

佟杰气得牙龈疼。刚处理完，
艾滋病人“丁不四”又找了过来，

“佟警官，你把我送到东莞去呗，
我想去玩玩。”

佟杰不知道这是不是公务，
他用私家车把丁不四送到东莞，
刚回来坐下没半个小时，丁不四
又找了过来，“他们说东莞乱，我
害怕出意外，回来了。”

丁不四拉着佟杰下楼，对一个
开东莞牌照出租车的司机说：“大
叔，这个警察可以作证，我是艾滋
病人，你还要车费吗？”

这些人已经摸透了警察的脾
气，丁不四曾经这样告诉佟杰的
同事：“人民警察为人民，只要我
不犯大事，你们还是会‘罩’着我
的。”

当然要“罩”着他们，基层民
警像定了闹钟的机器人一样，每
隔几天就去这些群体的住所探

访。尤其是逢年过节或者有了大
活动，有的民警需要连轴转。人毕
竟是肉长的，警察猝死的事情在
深圳屡有发生。

2011 年 2 月 16 日下午，龙岗
分局平湖派出所副所长李罡突发
心脏病倒在工作岗位上；2011 年
5 月 27 日，龙岗盛平派出所所长
李峰因长期高强度工作，在派出
所去世。

每每此时都会掀起关爱民警
的活动，这种宣传，使佟杰在对同
行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有了继续奋
斗的理由。于是对一些特别的对象
甚至一天几次登门拜访。

长此以往，有想法要在深圳淘
到大金子的特殊照顾群体觉得不
安全，消失了。

“有的艾滋病人也消失了。”他
们去了哪里？佟杰并不清楚，但他
猜测可能是东莞。

关照“特殊群体”

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个东
莞。

但所有到过东莞的人会大吃
一惊：它由 28 个镇和 4 个街道组
成，每个镇的繁华程度都堪比一
个普通的县：东莞星级酒店有 100
多家，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排第三。

2010 年东莞市生产总值(GDP)
4246 .25 亿元，百度百科里介绍东莞
之最时，包括“中国翻跟斗最多的
小学生”在内，东莞共有52 个之最
傲立于全国或者珠三角。

在东莞 2465 平方公里的范
围内，本地人口虽然仅有 181 . 77
万人，但外来人口有 520 多万人。
这里是 30 年前的深圳，是电子元
件、服装、玩具、家具等行业的领
军之地。打工者抱着发财的信念
来这里淘金，当然，淘金族里也包
括很多梦想不劳而获或轻劳而获
的人。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抱有这
种想法的人似乎多了起来。东莞
警方的眼睛也睁得特别大。

“打工的都得登记身份证，这
并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6 月初
的东莞天气变化无常，本地民警
韩旭在深夜里巡逻，他关注的对
象和深圳警方所关注的一样：特
殊群体。

但一些劳务介绍单位很明确
地说，没有身份证也可以居住、打
工，“我们总有办法解决。”

不愿透露自己身份的人，才是
警方关注的重点。

在此之前，警方工作的重点是
扫黄，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很多人
称东莞为‘性都’，现在这个帽子绝
对可以摘下来了。”韩旭说。

但这的确有些尴尬，在很多
城市电台广播的广告里，介绍洗
浴中心时总会提到“来自东莞”。

扫黄自 2009 年年底就开始
了。

现在的东莞，包括星级酒店
在内，已不再提供色情服务。警方
除了不间断加大对洗浴场所打击
外，更大的重心放到了特殊群体
上，尤其是从周边城市过来的吸
毒者。

《东莞市 2004 年吸毒人群艾
滋病检测结果分析》中的数据显
示，调查取样的 1987 名吸毒者
中 ，流 动 人 口 有 1 6 4 9 人 ，占
82 . 99%。

“吸毒者越多，艾滋病病人的
比例就越高。对艾滋病人怎么处
理，现在是个难题。”韩旭诉说着
自己工作中最大的苦恼。

但东莞特殊的地理位置，决
定了几乎每个镇上的车站，永远
挤满了提溜着大包小包的打工者
和各色人等——— 它与深圳市龙岗
区相连，毗邻港澳，处于广州至香
港经济走廊间。

“在周边混不下去的人，总会
来到东莞闯一闯。”在韩旭看来，
这几乎引发了东莞本地人对外地
人的排斥心理，很多本地居民认
为外地人过多，让他们失去了安

全感。

谁的东莞？

其实外地人同样缺少一种安
全感，尽管在这里可以挣到在家乡
挣不到的钱，但如果一不小心，这
些钱就可能是给别人挣的。

浙江人老温在东莞厚街镇开
着一个杭州小笼包店，聊到东莞治
安时，他撇了撇嘴。

这个店位于比较繁华的步行
街附近，哪怕在晚上 10 点以后也
有人流经过，周边高耸的广告牌
闪烁着霓虹，这里看起来并不是
抢劫分子喜欢的环境。

“一个小伙子边走边打电话，
一个姑娘提着包。”老温描述其中
两个场景，这和他看到的其他场
景雷同，“一辆摩托车从后面快速
开过来，后座上的人顺势夺过手
机和包，扬长而去。”

但正在旁边吃面的一个小伙
子似乎并不愿意听到这些，他用
粤语嘟囔了一句。老温问他说什
么，他口气里充满了质疑：“我在
东莞活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
碰到过你们说的情况？”

哈哈哈，老温笑着回过头来，
做了一个鬼脸，“他的命好啊。”

东莞本地人总会寻找一切机
会反驳东莞治安不好的话题。

“东莞衣王”在百度东莞贴吧
里发帖称，6 月 6 日晚上 12 时在
厚街国际酒店旁遭飞车党抢夺，
身份证、居住证、银行卡及现金被
洗劫一空。报警后被带往厚街派
出所做笔录发现，在他之前已有
三人也是被抢来报案的，正在做
问询笔录，笔录还没做完后面又
来了两个报案被抢的。

“东莞衣王”感慨：“真不知道
在厚街在东莞一个晚上到底有多
少人被抢劫！这就是东莞！”

类似这样的宣泄帖并不少
见，回帖者中东莞本地人普遍会
把战火惹到其他地区身上。“东莞
人做生意挣钱，谁看得上没有技
术含量的抢劫啊。”一位匿名发帖
的东莞人称。

老温对这些质疑很纠结，“我
是浙江人，但我在东莞挣钱，我对
东莞也有感情，如果治安更好些就
完美了。”他说，“东莞人不能排外，
东莞经济发展离不开外地人，外地
人也是东莞的主人。”

警方的工作则过于复杂，扫
黄、打击飞车党、反扒、禁毒……
东莞有限的公安力量注定每个民
警都在拼命：和深圳一样，因公猝
死的民警同样存在。

“我希望这些群体离开东
莞。”韩旭声称自己抛开了警察身
份，“去哪里我不管，只要我住的
地方安全就行。”

深圳民警佟杰也有同样的想
法，“再过几天我就要到深圳和东
莞接境的龙岗区执勤，每个民警
要执勤 15 天。”

佟杰的主要工作是：检查从
东莞开往深圳的车辆，核实车上
人员的身份信息，如果有前科人
员，做好必要的处理工作。

“必要的处理工作”是什么？
佟杰和韩旭达成了一致：“在法律
允许条件下，尽可能不让他们进
入深圳(东莞)。”

东莞警方一直在努力。平安
东莞微博公布：5 月 27 日大岭山
公安分局巡警大队与市公安局公
交分局二大队捣毁了一个吸贩毒
团伙；6 月 7 日，大岭山公安分局
反扒专业队在一辆跨镇公交车上
捣毁一个盗窃团伙，抓获三名犯
罪嫌疑人。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有运气
碰到反扒队。6 月 5 日，在从东莞
到广州的大巴上，一名乘客口袋
里的手机被扒。旁边一位小伙子
说：一看你就是刚来的外地人，别
追了，没用。

电话报警，110 指挥中心的工
作人员操着普通话说：“我们将会
加强对你反映地方的治安巡逻。”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东莞警方：

深圳“清危”
将部分高危人群
赶至东莞

5 月 31 日，东莞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负责人在线答疑，首次在微博上正面回应网友关于深圳“清危”对东莞的影响问题。
此前记者也就治安问题采访了东莞警方相关负责人，对于深圳“清危”对东莞影响的问题，警方此前并未正面回应，只是提

到“有压力”。近期，东莞的街上接连发生几起案件，性质比较恶劣，市民对于东莞治安的担忧有所增加。对于治安问题，公安局治
安巡警支队相关负责人在微博上如此回应：“为确保深圳‘大运会’期间社会治安稳定，深圳采取措施清查各类违法犯罪人员，不
可否认会将一部分高危人群‘赶’至东莞。东莞警方已注意到这一情况，并已落实相关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路面防控和治安复
杂场所、地域的清查整治。” 据 2011 年 6 月 1 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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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东莞，快闪！
广东双城“清危”之累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子森

新闻总是严
谨的，生活总有多
种假设和可能。近
一段时间，广东

“双城”——— 深圳
和东莞，彼此间躲
闪腾挪中，有多少
故事正在发生？本
报记者奔赴“双
城”，以特别的视
角，非新闻的笔法
进行新闻再观察。

“那是希望的
春天，那是失望的
冬天；我们拥有一
切，我们一无所
有；我们全都在直
奔天堂，我们全都
在直奔相反的方
向。”这是狄更斯

《双城记》里的名
言，那么，在广东

“双城”里奔走的
人呢？

在东莞厚街镇，每天来来往往的打工一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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